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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西省委，在周围群众中都知道叫省动委会。机关设
立之后，有以国民党政府“官员”身份骑马、坐轿的全副武
装荷枪实弹的我党工作人员，有未公开身份着便服的我
地下工作人员、联络员，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李丰平同志经常为了通盘考虑省委工作，听取各地
请示汇报，传达上级指示，布置工作任务，夜以继日地工
作着。

吴皓除协助李丰平研究处理省委工作外，还经常深
入基层组织和群众团体组织中去检查、了解工作情况，有
时直接到群众中去。他衣着简朴，平易近人。他是本地人，
深知当地风俗民情，以丰富的群众语言，讲解团结战斗、
抗日救国等革命道理，很受群众欢迎。直到现在，有些老
乡亲对吴引兵(吴皓原名)同志，都还有深刻的印象和敬
佩的心情。

还有一位中等身材，留着短发、穿着学生时装的女同
志文芸，在群众中也很有名。因为在当时，能够见到一位
女教师、女职员式的女同志，是很稀奇的，所以，很快就在
四乡八村传开了。她虽是异乡人，却和当地妇女姐妹们有
着深厚的感情和共同的语言。她经常到农村穷家小户，从
帮助做“家务”起，逐步建立感情，讲解妇女翻身求解放和
抗日救亡的道理，进而发展抗敌妇女协会组织。有时她还
以动委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到各群团组织、学校去教唱进
步歌曲，帮助演“文明戏”、出墙报等。她运用各种文艺形
式，宣传鼓动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抗日救国。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建立健全了各种组织，各方面
工作在群众中都有了一定的基础。在取得霍邱中心县委、
霍邱县委一致意见后，省委给中原局发请示电，准备在全
县范围内举行武装暴动。电报发出后，很快得到以郑(位三)

名义的复电批准，同时还指示：“如果队伍拉起来了，可在
霍邱、固始交界处活动”等。接到指示后，立即进行准备。担
任霍邱县长的谢 同志，已掌握了县常备队的领导权。他
们的暴动方案是 :先把县里的武装集中起来，召开干部会
议，准备4月1日正式暴动。由谢骙出面公开宣布，并成立暴
动政权，不干的就缴他们的枪。对区、乡武装，也采取同样
的办法，分别就地解决。已经拉好“箭在弦，刀出鞘”的架
势，只要一声令下，立即可以举行全县规模的大暴动。

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得知此事，即以“胡服”名义电令
“立即停止暴动”。这是为了缓和同李品仙的关系，采取与
顽军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同时，皖东、皖北抗日民主
根据地刚建立，尚未巩固，我党同国民党桂系的统战关系
尚末完全破裂，如果采取暴动，给了敌人攻击我党的借
口，更会引起敌人的注意，根据地将有可能同时遭到日、
伪、顽三面的夹击，于扩大巩固根据地极为不利。并且霍
邱又远离院东、皖北根据地，接应部队不易伸进，暴动后
的武装也不易拉出去。

少奇同志从全局出发，高瞻远瞩，这样决定是非常正
确的。但是，个别地方操之过急，已抢先行动：县里通往省
政府(立煌)的电话线已被剪断，长集、众兴集等地已缴了

3个乡公所的枪，党的组织和行动计划已经暴露。国民党
内部已指名通缉谢骙、许午炎、李任之、王光宇等同志。于
是只好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撤退、转移工作。

撤退、转移也是一件极其艰巨、复杂的工作。如果全
体同志集体转移，目标大，会引起敌人的注意，走不出
去；个别分散地转移，后撤的同志，可能会遇到危险。经
过省委、中心县委、县委的主要负责同志的周密分析，最
后决定：一路去皖东抗日根据地，一路去皖北新四军六
支队，一路去舒无游击纵队。人员采取分期分批，先走
有名望的、身份公开的、影响大的同志，后走身份未公
开，不易被敌人发现或影响较小的同志。对于电台，原
来准备装到棺材里，抬出敌占区。经过分析认为 :霍邱
距我根据地较远，抬着棺材行动很慢，而且沿途敌岗哨
多，容易看出破绽。因此，决定就地掩埋起来。

根据上述决定，于1940年4月下旬开始，首先谢骙

同志换上便衣，从县内的乌龙庙经固始安全到达了豫
皖苏区新四军六支队所在地涡阳兴集。接着李丰平、
吴皓等都分别化装到了四支队。文芸是女同志，行动
不便，暂时隐藏在吴皓的堂兄和姐姐家，后来局势安
定，才安全转移到根据地。在转移过程中，因王光宇
同志的家在安徽、河南交界的霍邱李集，比较偏僻，
就以这里为联络点，把有伤、病的同志都暂时转移在
这里养伤。李任之同志病好后，于5月底也到了六支
队。周瑞锦(王光)同志，自始至终为转移的同志写组
织介绍信，待同志们都安全转移后，他最后于6月份
到达了定远。

刘锐锋本人，由于有家庭、财产，无法转移，只得
在当地暂时隐蔽起来。后来，国民党六安行政督察专
员林中奇“清剿”异党，逮去了刘锐锋的父亲刘仲
武，经过托人作保而安全释放回乡。因迫于形势，刘
锐锋化名刘耀南，到位于立煌县的国民党安徽省政
府“谋事”去了。尽管他后来干了伪职，还是把电台
安全地保护下来，到1949年当地解放，他就将这部
完整的电台交给了洪集乡人民政府逐级上交了。
他对革命事业有一定的贡献，所以当地政府和群
众，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没有给他按照地主看待。

皖西省委在霍邱，时间虽然是短暂的，但对
领导当时霍邱地区乃至皖西地区的革命工作，尤
其是坚决执行上级的正确决定，给下级组织
起了模范带头和影响作用。在组织撤退和转
移时，由于正确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的形
势，作出了果断的措施，使我党的主要工作
人员安全转移，电台也没有受到损失。1947

年秋天，随刘邓大军南下的干部大队来到这
里，又以这一带地区为中心，建立游击根据
地。1949年，这里和全国一样获得了彻底解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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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也是著名的六霍
起义胜利90周年。重温这
段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
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
绩，纪念这段伟大的历史斗
争，对于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传承红
色基因、激发老区人民爱国
热情、奋力建设新时代幸福
六安，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六霍起义是以六安、霍
山等地为中心区域，以农民
暴动为主体和民团兵变相结
合 的 一 系 列武装起 义 的总
称，是土地革命时期继黄麻
起义、商南起义(立夏节起义)

之后，在鄂豫皖边区爆发的持
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武装
起义。这次起义创建了红三十
三师和皖西革命根据地，为鄂
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发展
打下了基础。

六安地区党组织领导农民

运动走向成熟

1927年8月初，中共六安特
别区委成立后，就着手在六安、
霍山、霍邱、合肥4县恢复和发展
党的组织，发动工农群众，宣传
土地革命，组织秘密武装，准备起
义。1928年夏，六安、霍山、霍邱等
地遭遇大旱，加之军阀混战、兵匪
掠夺、捐税苛重和地主疯狂逼租
追债，广大农民饥荒交迫，挣扎在
死亡线上。六安地区党组织通过领
导农民协会，组织农民群众普遍开
展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抗丁、抗
夫斗争，引导农民群众从经济斗争
走向政治斗争。

1929年5月，霍山诸佛庵民团起
义、六安武陟山农民暴动、六安南庄
畈(今属金寨县)六保联络自卫团起
义相继举行，拉开了六霍地区农民起
义的序幕。1929年10月初，中共中央
巡视员方英在六安县郝家集召开六
安、霍山、霍邱、寿县、英山、合肥6县
党代表会议，讨论和检查了武装起义
的准备工作，宣布了党中央关于成立
中共六安中心县委的指示，以加强对
上述6个县的领导，并决定11月15日在
六安、霍山一带发动武装起义。

突发！独山农民起义提前爆发

11月7日晚，六安3名农协会员突遭
敌自卫团逮捕，关押独山马氏祠，并被

搜去二乡农协会员花名册。在紧
急关头，中共六安中心县委连夜
研究决定提前暴动。8日天刚亮，
上万名农协会员从四面八方涌向
独山镇。下午4时许，起义队伍围
攻敌自卫团，迫敌无条件释放农
友，交出花名册，缴枪10支。入夜，
马氏祠之敌纵火烧房，趁群众救
火之际逃往苏家埠。起义军占领
独山。9日，六安中心县委书记舒
传贤赶到独山，开会研究决定紧
急通知六安各区和临近各县立即
举行起义响应，并成立三区工农
革 命委员会，组建游击纵队和
2300余人的赤卫队。随后，西两河
口、郝家集等地农民纷纷起义，六
安三区15个乡范围内全都飘起革
命红旗。

西镇是霍山西部山区统称，包
括漫水河、大化坪、上土市和今天
金寨县的燕子河、闻家店一带，纵
横100余里。国民党霍山县政府在
漫水河设置了西镇事务所、自卫团
和经济维持会等机构。独山暴动
后，中共霍山县委成员深入西镇一
带布置，并邀请红三十二师来西镇
支援。11月19日，红三十二师师长周
维炯带80多名战士星夜赶到闻家
店，在当地农民赤卫队200多人配
合下，一举击溃驻闻家店的自卫
团。到21日先后攻下闻家店、燕子
河、楼房湾、长山冲和漫水河等村
镇。西镇暴动胜利后，在漫水河和
燕子河分别成立了五区、六区苏维
埃政府。在西镇地区建立了西镇革
命委员会和军事指挥部，组建了
360多人的西镇游击队。

为排除独山和西镇之间的交
通阻碍，六安中心县委令西镇游
击队北进，支援霍山北部桃源河、
石家河、新店河、黑石渡等地农民
暴动，在诸佛庵成立霍山七区苏
维埃政府，使六安、霍山两块红色
区域连接起来。

组建主力红军，掀起起义高潮

为集中力量打击敌人，六安中
心县委积极组建主力红军。1930

年 1月20日，独山起义武装、西镇
起义武装和六安六区游击大队在
流波 会合，六安中心县委将其
统一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
军三十三师，师长徐百川，党代表

鲍益三，师党委书记姜镜堂，政治
部主任张建民。红三十三师是继
红三十二师成立之后，在六安诞
生的第二支主力红军队伍，后成
为红一军、红四军和红四方面军
的重要源头。

六霍起义的烽火燃遍了皖西
大地，随着潜山、岳西、英山及舒
城、六安边界地区农民相继发动
起义，初步创建了东起淠河，西接
商南，南抵金家铺、水吼岭，北至
白塔畈、丁家集，南北200多里，东
西100多里，人口40万的皖西革命
根据地。六霍起义沉重地打击了
皖西地区的反动势力，极大地鼓
舞了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开展武装
斗争的信心和决心，为创建鄂豫
皖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
土一抔魂。”六霍起义的爆发再
次证明：六安是一片红土地，是
中国革命的策源地，是人民军队
的重要发源地，更是中国共产党
人的初心见证地。六霍起义深刻
体现了“坚贞忠诚、牺牲奉献、一
心为民、永跟党走”的大别山精
神，六霍起义的卓著功勋将彪炳
史册。回望历史，展望未来，我们
要更好地传承好红色基因，讲好
红色故事，守护好初心使命，凝
聚建设美丽家园的强大精神动
力，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途中
建功立业、砥砺奋进。

建国之初搬运装卸就是一
种行业。从业人员凭体力吃饭，所用

工具也很简单，俗云：“扁担箩筐绳，竹杠大手
巾”。1950年六安城区的搬运装卸工人，组成了‘六

安县搬运站’，有工人170余人。后来由于有了大轱辘小板
车(以后改为如今常见的小轱辘)运载效率较之肩扛人抬箩
筐装的效率提高数倍，工人收入也大大提高了。群众有
云：“要穿绫罗缎，就跟搬运站”。因此，市民中不少无
业人员选择以拉小板车为职业。为方便联系活计，那些拉
散车的人员多人联合组成了小集体架车组，
对外称某某架车组，便于接纳业务。工作主
要由调度人员与外界联系。每天早晨临时安
排活计。那些搬运工人便早早起来，前往架
车组等候派活。派活场所挂有工人名字的竹
牌，临到自己就知道今天干什么活。我父亲
参加的架车组就在鼓楼街人武部的隔壁，工
人习惯地称那里叫“大公堂”。

从事搬运装卸行业所用工具很简单。最
基本的劳动工具就是一辆小板车。与之配套
的有车箱、绳索。车下还要有网袋(或小工具
箱)，供装打气筒、胶水、剪刀、旧内胎皮。
尤其要备有一个瓦罐式的车头壶，供装茶水
之用。至于草帽、大手巾，这些小物件也绝
不可少。

车上工具各有其用。小板车本身是装载
工具；车箱用于装沙石、砖渣、煤灰；绳索
用于捆绑货物；城区内道路高洼不平，走起
来往往东歪西晃，轮胎放炮是常事。无论自
己补，还是别人补，气筒、胶水之类补胎用
具绝不可少；陶制品车头壶，便于装茶水，
用来解渴。夏日也常用来装井水，既解暑，
又解渴。长途中喝了之后一个坡上去，一身
汗出来，不知多么舒坦，根本不用担心会泻
肚拉稀。说到大手巾，那是长约六尺的家织
布(俗称白老布)，夏日拉车披在肩上，既凉
爽又可擦汗，省了一件汗褂。如果抬杠在粮
站(库)里，还可防尘护衣。

拉小板车活计有长途、短途之分。因为
那时交通并不发达，汽车很少，城乡物资交
流，靠肩担人挑，甚至手推车，小板车相对
来说：运载量大，成本低，因此显得很重
要，所以就有长短途之分。所谓短途就是在
六安城区范围内搬运装卸，通常是早出晚
归。所谓长途就是走出六安城区之外的四乡
八镇，往往是二三十里，直至七八十里，甚
至更远一些。我曾随父亲 车到过六安的张
店、戚桥、椿树，霍邱的姚李等集镇，最远的到过河南省
淮滨县的蒋集，往返七、八天，它比短途多挣钱。

搬运工人喜欢上长途，但实际上大多活计为短途。所
拉货物往往由甲地到乙地，先装，再拉，后卸。装时麻
烦，卸却容易。短途通常是跑了一趟又一趟，路虽不远，
装卸不停，显得烦人，生活如此，也无法避免。长途呢？
往往一装一卸就是一两天。搬运工人是“恨载不恨路”，
即是喜欢装载多，不怕路途远，长途到了卸货地点，如果
运气好，遇上别的货物，回来时不放空，两头挣钱，人虽
辛苦，收入增加，乐得如此。

装卸货物也有讲究。拉树、拉毛竹捆绑在车上，板车
的两轮成为杠杆支点，拉起来很轻松，跑起来也快

些，工人称为“跑车子”。反之，拉砖瓦、拉
石头、拉生铁锭等货物在车上，走起

来车子沉，弹性小十分费力，

一步不用力，
车子一步也不走。遇
到上坡就更费力一些；如若
遇 到 拉 麻秸， 体积大 ，重量
轻 ， 拉 起 来 算是幸运了 ； 拉 生石
灰，体积也大，重量更轻。不过大块的
“滚子灰”少，“面子”灰多。装时呛人还
不显分量，卸时更加呛人异常，头脸、衣服满
是石灰，口罩也显得无能为力，穿草鞋的双脚更

是吃不消，连洗澡也要多洗两遍；拉
砖渣，所谓砖渣是碎砖、半截砖用小铁
锤砸烂，大小如拳头，用来填踮墙角，充
作墙基。老百姓砸成的砖渣堆在地上准备卖
钱，你撮砖渣上车箱，必须从底部撮起来才上
锹。如果从砖渣中上部撮，忙半天也撮不动。它
绝不像拉河沙，随便怎么撮都可以；拉砖，装卸最
好用砖夹，一次夹五块，一辆板车至少装120块，至
多140块，小板车的标准承载力为600斤，每块砖为5

斤，超过太多，车内胎易爆(即工人说的“打炮”)，那
就麻烦了。实际上工人多用手来搬砖。条件稍好些戴上
手套，避免砖棱扎手。以上可见拉小板车的装卸虽是粗
活，也有一点小窍门。如若不懂、不会，那就既出力又效
率低。

上下坡，拉车人喜欢平路，但实际上走起路来，或是
上坡或是下坡。拉车人怕上坡，也并不喜欢大下坡。如果遇
上陡坡，常常是歇下自己车子，三、四个人互相帮着推上坡
顶，俗称“盘坡”，这件事费力，更费时。如果遇到漫上坡，
那就各人凭力气，凭耐力，慢慢地拉，一会儿左，一会儿右，
直到上到坡顶。拉车人常说：“拉车子是弯腰撅屁股，四个爪
子落地”、“汗珠落地摔八半个”的活。下坡，特别是下陡坡
是很危险的事，拉车人两只胳膊紧靠车把，把车子 起来，尽
量增加车后小拖对路面的摩擦力，用以减缓冲击力，降低速
度。如果初次拉车缺乏经验，车子甚至一下子翻过来，以至砸
伤自己。我父亲就遇到这样的事：下坡时车子越跑越快，人也
控制不住，结果两个车把插在路边的水田里，人总算没伤着，
真是一大幸事。可见，出体力拉小板车的活计非常辛苦，甚
至还担些风险。

吃饭之事要看长短途。短途通常是自家烧，或是烧吃后
去接活，或是家人送饭，晚上再回家烧。中午家人送饭时，
饭后家人当起小揹子帮助拉车。所谓小揹子，就是在车把一
侧或左或右栓上一根绳子，可以挎在肩上，平路，尤其是上
坡时帮助揹车出力，减轻拉车人的劳力。大多是五十开外
的老年夫妻，有时也叫子女当小揹子，替父亲出力。我
暑假时多次替父亲当小揹子，直至到过前文说的蒋
集。倘若上长途，只有在饭店就餐。我随父亲去蒋集
时，饭店一餐是一毛钱饭、一毛钱菜，吃得饱饱

的。那时米是九分八一斤，饭店供应半斤米饭，只图赚个菜金。
乡村开饭店的人真是诚实厚道，不赚“迷心”钱。

1956年合作化后，拉散车也好，挂名小集体的架车组也
好，统统进了六安县搬运站，并分成了几个大队。原先大
轱辘的小板车，逐渐被载重量大(满载可达两千斤)又不
易爆胎的小轱辘板车所代替。各大队都有自己食
堂，工人早晨上班前，先去食堂吃饭，人称吃
“扒眼饭”。中午食堂还送饭，条件大为改
善。

其后，搬运装卸不只是小板车，还
有了大平板车、三轮车、汽车，道
路也逐渐变好，出现了柏油
路、水泥路，其工作效率
比往年不知提高了多
少倍。

楼上柜子上的那袋花生已经有三
年多了，袋子已经粉了，一摸就
烂。中途剥了几次煮稀饭，味道香
得很，好好的，还没有走油。这
袋花生是我岳母三年前秋季给
我们的，是庙后的一块空地种
出来的，可物是人非，岳母
已离开我们三年多了。

二十多年前，我和我
夫人经人介绍认识的时
候，我很穷，还欠下一
屁股债，那时我很瘦，
一看就是个穷小子，我
岳母听说我母亲不在
了，看起来人不坏，
便心生怜悯，同意了
我们的婚事。

我正月第一次拜
年时，她在厨房一直
忙着，等我们吃完，
她才用一个单独的小
锅， 打着一锅玉 米
糊，就着干乎乎没油
的咸菜吃。事后我才
知道，我岳母吃素，
闻到肉味作恶心，事后
想想，那餐饭的确难为
她了。
结婚时，我岳母一

切替我着想，让我们一切
从简，省去了很多没用而
又要花钱的环节。我们从

理发店做了简单的化妆就直
接到酒店去了，没有从我岳

母农村老家出发，省去了不少
车费。有时，说到这事，我觉得
对夫人挺亏欠的，我从心底里感
激岳母能帮我度过人生艰难而困苦

的岁月。
结婚第二年，我夫人怀孕了，知子

莫如母，母女连心，就在我夫人临产的那
天上午，我岳母拎着一篮子鸡蛋来了，进门

就说，这几天晚上在家老睡不着，心里毛糙糙
的，感觉有事，就来看看。傍晚，我夫人肚子疼

得厉害，要临产了。晚上，我夫人被推进产房，我
一直很紧张，我岳母站在产房门外过道的窗户边，眼睛

看着外边，嘴唇在蠕动着，好像在祷告神灵的保佑。这
时，外面很暗，突然乌云密布，还打着炸雷，狂风大作，大雨

倾盆。八点半，孩子降生了，是个男孩，母子平安。岳母此刻却
坐了下来，几天没有睡好觉，耗了她很多心力和体力。

那时我工作不久，正好带初三毕业班，她说孩子小晚上吵
人，第二天上不好课，会误了人家孩子，就把我夫人和孩子接回

老家做月子，那一届初中我班中考
结果出奇得好。校领导在全校大会
上多次表扬我，同时得到家长的认
可。其实，这都与我岳母的支持和
付出分不开的。

后来孩子上小学三年级了，她
提 出 要回去 ， 要 干 她心中的 大
事——— 要盖一座庙。我们开始都反
对，后来见她意志坚决，随她性
子，只要她快乐就行，人有信仰总
是好的，它能引领你前行、向善。
她用几年的功夫，盖了四间大房
子，里面供奉着许多尊佛像，房子
的两边还盖了一溜偏房。她在周围
做着善事，每到庙会和农历七月十
九，周边的人都来上香。每次我们
去时，她总是津津乐道地说着周边
谁谁的病被她治好了，我就靠近她
的耳边说∶"妈，小病您治，大病还
是让人到医院啊。"她看着我，高兴
地点着头。

她偶尔到我家来，总说孩子上
学，不打扰了。临走时一再交代我
们生活要勤俭，不能浪费粮食，我
儿子听姥姥的话，养成了吃完饭时
碗里一粒不剩、人走随手关灯的好
习惯。

后来一段时间，她晚上打电话

过来，一谈就是近一个小时，交待我们
待人接物的道理，尤其交代我夫人，不
要逞我强，只要你们吵架，肯定是我夫
人的错。

八月的一天，我接到夫人从医院打
来的电话说姥姥高血压快不行了，我赶
到医院时，她已昏迷，脑室瘀血过多，
时间太长，已无抢救可能。回到家时，
姥姥躺在床上，喘着粗气。我在她耳边
轻声地喊着她，她没有反应，可我当时
一直在想她一生太累了，她是在休息，
可能不久就会醒来，后来就一直未曾醒
来，成了我们心中永远的痛。

楼上柜子上的花生，我想还是一直
留着它吧，它像母亲的眼睛注视着我们
日常做事的品行和为人，更是我们心中
的一个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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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袋花生
周长春


	07-PDF 版面

